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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皓轩，胡　凡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

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

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

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

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关键词：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８７－０５

ＰＤＦ获取：ｈｔｔｐ：／／ｓｘｘｑｓｆｘｙ．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犱狅犻：１０．１１９９５／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３

犜犺犲狊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犜狉犻犫狌狋犪狉狔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

犆犺犻犲犳狋犪犻狀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犇狌狉犻狀犵犎狅狀犵狑狌犘犲狉犻狅犱

犣犎犝犎犪狅狓狌犪狀，犎犝犉犪狀
（犆犲狀狋犲狉狅犳犎犲犻犾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犚犻狏犲狉犅犪狊犻狀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犎犲犻犾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犎犪狉犫犻狀１５００８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Ｚｈ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ｓ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ｏｕｌｉａ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ｒｕ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ｒｅａ．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ｗｅｌ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Ｚｈ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ｙｌａｔｅｒｅｍｐｉｒｅｓ．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ｐａｉｄ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ｈｏｒｓｅ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ｈａｄｔｏｐａｙｔｈｅｔｏｋｅ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ｇｒａｎｔｅｄａｒｅｗ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ｉｖ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ｇｅｔｔｉｎｇ

ｌｅｓｓ．”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ｎｄｌ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ｅｓｓａｙａｉｍｓｔｏｕｎｓｃｒａｍｂｌｅ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ｐａｙｉｎｇ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ｎｇｗｕ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ｄｅｅｐｌｙｓｔｕｄｙ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ｄｅｒｉｖ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ｈｅＨｏｎｇｗｕ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元代之前，历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之方式

多为羁縻政策；元代，羁縻发展成为土司制度，明代

为土司制度发展之鼎盛期。明廷为有效统治土司大

量存在的西南地区，于前代基础上创建出明代所特

有的朝贡体制；明王朝开国洪武时期便奠定了明廷

与西南土司之间近三个世纪的朝贡体制。

一、明代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研究意义

土司制度为我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之重要组

成部分，但少有专门对明代土司制度的详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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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期建立的土司朝贡体制为明代朝贡体制中的

重要一环。朝贡体制为明廷与少数民族以及周边藩

属国之间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土司按中央王朝之

规定，定期进表及携带本地特产向明廷进贡，中央王

朝接受后对前来朝贡土司进行回赠、赏赐，这便完成

朝贡。虽然这其中包涵了一个商品互换的过程，但

是我们不能把朝贡视为简单的商品贸易。朝贡是古

代中国为了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藩属国之间的

关系而创造出的制度。综观明代的朝贡体制，可以

划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明廷与周边藩属国以及海

外诸国的朝贡体制；其二是明朝中央政府与周边少

数民族之间的朝贡体制。《明会典》亦有相关划分，

“国初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１］卷１０１，朝贡一说明了来

源分别为“诸藩国”、“四夷土官”，更详尽的划分则有

“东南 夷”、“北 狄”、“东 北 夷”、“西 戎”、“土

官”［１］卷１０４、卷１０５、卷１０６、卷１０７、卷１０８等五类。如今学界对第一

层面的研究较深入，对第二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对明朝与西南土司而言，双方朝贡关系的状况如何？

它们是如何运行的？尚需做系统的研究。明廷政权

建立与元朝基础之上，开国之君朱元璋，除了对与自

己的主要对手蒙古贵族给予关注外，肯定还得对聚

集大量土司的西南地区有一个总体设计。本文对其

加以探讨，焦点集中到明朝中央政府与西南土司之

间的朝贡体制方面。

二、洪武时期朝贡体制的形成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允许接受封号的各

少数民族首领定期入朝进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

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

此形成周边少数民族对明廷的朝贡体制。

明代之朝贡体制，以明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为

其理论背景。此天下观是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

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元以“北狄”

入主中国实乃天授，元失其政，天“当降生圣人，驱逐

胡 虏，恢 复 中 华，立 纲 陈 纪，救 济 斯

民”［２］卷２６，吴元年十月丙寅条，朱元璋便为这天生圣人，代天

行道，为新的“天下主”。在此天下观的指导下，朱元

璋在洪武二年遣使四出时，就命礼部制定“蕃王朝贡

礼”［２］卷４５，洪武二年九月壬子条，礼部官员总结了历史上殷、

周、汉、唐、宋、元历代蕃王朝贡的仪制，确定明代的

蕃王朝贡仪制是：蕃王来朝到达龙江驿，首先派应天

府知府“至驿礼待”，第二天进入会同馆，要由礼部尚

书出面宴劳，第三天再由中书省派官宴劳，然后在

“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在天界寺所学习的

礼仪包括朝见时如何跪拜、如何向皇帝致词、如何按

照雅乐的节奏进退周旋等等。在朝见皇帝之后，还

有“见皇太子”等，然后有皇帝“锡宴于谨身殿”，接着

是“东宫择日宴蕃王”、“中书省取旨宴劳”、“都督府

宴”、“御史台宴”，不一而足。蕃王返回要有陛辞，

“其陈设行礼如朝见仪，唯不设承制、传制、方物案、

宣状等官，辞东宫亦如见仪，唯不跪致辞。礼毕，中

书省率礼部官送至龙江驿，礼部设宴如初至，礼部官

还，应天府官送起行。”如果蕃王不亲自来而是遣使

朝贡，礼仪大体也如上述而略有减杀。此外，还有蕃

国的遇正旦、冬至、圣节“望阙行礼”、“进贺表笺”等，

“其诸蕃国及四夷土官朝贡所进方物，遇正旦、冬至、

圣节悉陈于殿庭，若附至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

六分，给价以偿之，仍除其税。”这一朝贡礼在洪武二

年 由 徐 一 夔、梁 寅 等 人 编 纂 的 《大 明 集

礼》［３］卷３０、卷３１、卷３２中也有细致的记载，洪武《诸司职

掌》［４］礼部职掌，卷之四亦有同样的记述。

明廷执掌朝贡事务的机构主要有礼部、鸿胪寺

和会同馆。礼部主管朝贡机构是主客清吏司，其职

责 为 “掌 贡 献、 建 言、 四 夷 朝 贡、 赏

赉。”［５］卷７４，洪武五年六月癸巳条，即“分掌诸蕃朝贡、接待、给

赐之事。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

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

等，赏赉之差。凡贡必省阅之，然后登内府，有附载

物货，则给直。”另外，主客司亦需查清朝贡土官来贡

贡使之籍贯，待其返时发给镂金敕谕等。总言之“凡

朝 廷 赐 赉 之 典，各 省 土 物 之 贡，咸 掌

之。”［５］卷７２，志第四八，职官一鸿胪寺为另一个负责管理朝贡

的部门。鸿胪寺前身为侍仪司，侍仪司设于吴元年，

九年改殿庭仪礼司，三十年始改鸿胪寺。其责为“掌

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５］卷７４，志第五０，职官三便是管

理礼节之类之事务，包括教各藩国觐见皇帝时之礼

节。“侍仪司引蕃使于天界寺习仪”［３］卷３１，宾礼二，“辨

其等而教其拜跪仪节。”［５］卷７４，志第五０，职官三据此可知鸿

胪寺主要是教习朝贡礼节。会同馆为来朝贡者下榻

之处。据载：“旧设南、北两会同馆接待番夷使客。

遇有各处贡夷到京，主客司员外郎、主事轮赴会同

馆，点视方物，讥防出入。贡夷去，复回部视事。”又

载：“凡贡使至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四夷归化人员

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

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

知朝廷恩泽。”［１］卷１０９，宾客此外皇帝还要派遣礼部侍郎

“赐宴于会同馆”［３］卷３１，宾礼二，赐宴。

洪武时期朝贡四夷可分为蕃国和四夷两部分，

所谓蕃国不在探讨之内，而四夷中，“其西南夷隶四

川者，军民府凡六，乌蒙、乌撒、芒部、?部、普安、东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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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安抚司一，曰金筑；宣抚司一，曰酉阳；宣慰司三，

曰贵州、播州、石柱；招讨司三，曰天全、六番、长河

西；长官司凡三十，庐山、慕役、西堡、大华、宁谷、寨

顶营、十二营、平茶、程番、康佐、木爪、方番、阿昔亦

簇、占藏先结簇、巾各匝簇、北定簇、祁命、阿昔洞簇、

勒都簇、班班簇、者多簇、麦匝簇、泥溪、雷坡、沐川、

平夷、蛮夷、岳希、蓬陇、木头静州；府四，德昌、马湖、

建昌、会川；州十九，安顺、龙、永宁、镇宁、建安、礼、

柏、兴、黎里、阔、武安、永昌、隆、姜、黎溪、会理、威、

龙昌、普济；卫一，曰建昌；县三，中碧、舍麻、龙其；隶

广西者府三，田州、思明、镇安；州二十五，龙英江、龙

养利、上下冻、思陵、万承、安平、太平、都结、思城、结

伦、镇远、左茗盈、南丹、纪安、思同、东兰、那地、全

茗、利泗、城奉、议县、四陀陵、罗阳、崇善、永康；隶云

南者，军民府一，曰姚安；府八，元江、丽江、景东、楚

雄、鹤庆、寻甸、大理、临安；宣慰使司三，平缅、车里、

八百；州二，姚、邓；土官三，海东、宾居、小云南；县

二，广通、习峨；隶湖广者，宣慰使司四，施南、思南、

永顺、保靖；安抚司一，忠建；长官司三，臻部、六洞、

黄坡等处；军民府一，曲靖；西域之部也，西天泥八剌

国，朵甘、沙州、乌思藏、撒立畏兀儿、撒来、撒马

儿罕。”［２］卷２３２，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庚辰条

三、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之间的朝

贡体制

明廷与西南土司之间朝贡体制之建立不是一蹴

而就，而是随着朱元璋集团击败陈友谅集团后，统治

区域扩大到有大量土司存在的西南地区时而形成

的。通过对表１分析，可以较为清晰的得到以下几

点结论：

第一，洪武时期，西南诸土司于明廷朝贡为多层

次。体现于朝贡土司区域之广，其涵盖包括云南、湖

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多数土司。西南土司朝贡

亦有极强之持续性。多层次亦体现于朝贡贡使，其

层次有高有低；管理区域大者往往能够影响整个省

份，如宣慰司、安抚司、宣慰使等高级的土官；而有者

仅统治个别村寨，如等级较低的土官如洞长、土目

等；土司朝贡有派遣属下朝贡，亦有遣子嗣朝贡，更

有本人亲自朝贡。总言之，西南土司朝贡极为频繁。

第二，洪武时期来朝土司可分两类：一为归降同

时建立朝贡关系；二为纯粹朝贡。第一类主要集中

于洪武初期，中后期亦有少许；应当注意，土司于归

顺之时必须缴纳前代发给之印、章、敕书，尔后换取

明廷的管理信物，此为对明廷政治臣服之象征。如

忠建元帅墨池什用遣其子“来朝，贡方物，纳故元所

授金虎符并银印、铜印、宣敕。”［２］卷７１，洪武五年正月乙卯条播

州宣慰使杨铿等来朝贡方物，同时“纳元所授金牌、

银印、铜印、宣敕。”［２］卷７１，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杨铿等人之前

接受元代颁发之管理信物物，归降明廷后须缴纳以

换取明廷印章、官服；本质上，此为政权于地方之交

接，由元过渡至明之统治，土司由元代属臣转变为明

之地方管理者，此过程之完成实现明廷对西南地区

之统一。同时，他们归降明廷过程中亦建立稳固之

朝贡关系。反之，土官如若不缴纳或会惹至杀身之

祸，洪武二十八年，“广西右江归德州土官黄碧言：思

恩州知州岑永昌隐匿五县民，不供赋役，仍用故元印

章。上以其不奉朝命，时左都督杨文方总兵讨奉议

等 处，乃 令 右 军 都 督 府 谕 文，使 相 机 讨

之。”［２］卷７１，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征收赋役为历代中央王朝实

现统治管理之主要手段，朝廷颁发之信物为地方官

吏管理合法依据，思恩州知州岑永昌拒绝向中央王

朝缴纳赋役，此为拒绝明廷统治；继续使用元代印

章，拒收明廷信物、印章，则为否认其统治之合法性，

此土司为明廷所不能忍，必伐之。第二类纯粹朝贡

土司，多为集中于明朝建立及全国稳定后，且朝贡渐

成为土司赴京主要目的，此证实明廷于洪武时期已

取得对西南地区绝对的统治权。

第三，西南诸土司之朝贡物品多为方物，明廷于

土司采取“厚往薄来”之原则。总体看，土司朝贡主

要以方物为主，即各自特产，如记录中的蕃犬、虎皮、

象、象牙、驼、犀牛、香料、楠木、金银酒器等物；其中

出现次数最多为马。明廷对土司封赏有比较明确规

定，“凡诸番四夷朝贡人员及公侯官员人等，一切给

赐、如往年有例者，止照其例。无例者，斟酌高下等

第，题请定夺，然后礼部官具本奉闻，关领给

赐。”［１］卷１１０，给赐二明廷对来朝土司封赏先查阅之前惯

例，若有则按之；如无，则据朝贡土司等第与请求定

夺。明廷对朝贡土司赏赐，可分两类：一、官职之赏

赐；二、物质物品之赏赐。官职赏赐如，辰州永顺宣

抚彭添保遣其从兄来朝贡马及方物，明廷“以永顺宣

抚 司 为 永 顺 军 民 安 抚 司，以 添 保 为 同

知”［２］卷４７，洪武二年十二月己卯条。彭添保原为辰州永顺宣

抚，朝贡后，其职升至同知，而永顺则由宣抚司升为

军民安抚司。再如四川马湖路总管安济遣他其子

“来朝贡方物”［２］卷７０，洪武四年十二月壬辰条，明廷“赐衣二袭，

诏改马湖路为马湖府，以安济为知府，世袭其

官”［２］卷７０，洪武四年十二月壬辰条。安济派子入朝，其职由总

管迁为知府。明廷赏赐土司之物品，主要为文绮绫

罗、袭衣、钞锭、绮帛、罗衣、衣服、靴袜、白金、衣帽、

禅衣、朝服冠带、珠翠首饰、珠翠如意、锦等物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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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看，其赏赐可谓丰厚。

表１　明太祖时期西南土司对明朝廷朝贡一览表

时间 地区 贡物 赏赐

洪武元年 永州、左江太平府、慈利、保靖
纳元所授印章宣敕

赍印章。马及方物
归降土司均以原官认之。

四年
龙州、武靖卫、礼店、马湖路、施南道隆中路、金洞、忠孝、

隆奉、东乡五路军民府、容美洞

来朝贡方物，纳元

所授金虎符
归降土司均以原官认之。

九年 黎州、播州、思南、思州、贵州、永顺 马及方物 衣服绮帛、赉、织金文绮、袭衣

十二年 马湖府沐川、播州 香楠木、马 衣钞

十五年

松潘、思明府、贵州、马湖府、金筑、管寇洞忠建、沿边、阿

八出洞、覃葛洞、五峰石宝、容
%

洞、椒山玛瑙、镇南、方

番、程番、韦番、洪番、卧龙番、小龙番、金石番、大龙番、罗

番、卢山番、卢番、小程番、新添、大平伐、木瓜、十五、小平

伐、上马桥、散毛、镇南、云南建昌、普定军民府、石柱、田

州府、思南

马、方 物、毡 衫、

环刀、

文绮、钞锭、纱罗、袭衣、米、帛、

绫罗、袭衣、靴袜、绵布

十六年

贵州黎州、金筑、建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部、建昌

卫、西番打煎炉长河西、马湖府、普定、思南、广西龙州、酉

阳、永宁、武定府、云南仁德府、寻甸、罗罗斯、贵州、普安、

越州、云南沾益州、施南、云南丽江等府、永昌州

贡马及方物、虎皮

毡衫等物、罗罗刀

甲、
&

、衫、虎皮

锦绮、金龙罗衣帽带靴袜、朝

服、冠带、钞锭、珠翠首饰、织金

文绮衣、纱帽、金带、靴袜、米、

文绮、绮帛、夏衣、绮钞、袭衣、

绮
'

、帽带

十七年

云南、四川、湖广、建昌卫、会川、德昌等、普定、贵州、元

江、田州、云南金齿、楚雄、播州、散毛沿边、永宁、思州、思

南、会川府、乌蒙、平里、普安军民府、平缅、丽江府四川镇

南等、云南鹤庆府、武定、播州、乌撒

象、马及方物

衣服、锦、钞锭、绵帛、珠翠如意

冠、金、文绮、袭衣、织金文

绮、冠带、钞锭、布帛

二十三年

乌撒军民府、金筑、贵州、卢番、大华、普定、乌蒙、芒部、都

匀、平茶、天金六番、播州、麓川、平缅、思南、云南、松潘、

田州思明府、太平府等十五州、马湖府、石柱、南丹州

马及方物 文彬、钞锭、文绮、帛

二十四年

永顺、金筑、保靖、芒部、天全六番、建安州、建昌府阔州、

礼州、白中县、镇安府、东兰、
(

地、建昌府、柏兴州、乌撒、

会川、德昌、永昌州、隆州、姜州、武安州、黎溪州、会理州、

威龙州、昌州里州、普济州碧舍县、麻龙县、贵州、云南、思

州、贵州、雷坡

马及方物、象 钞、绮帛钞锭、文绮

二十五年

播州、永宁、云南前卫、丽江、景东、临安府?峨县、马龙他

郎甸、大理府蒙化州、贵州水西、普定卫、播州、云南、贵

州、姚安军民府

犀象及马、方物
文绮钞锭、绮帛、纱罗袭衣

)

花

金带、白金、锦绮、钞、锦绮

二十六年

思明府、沾益州、姚安、播州、乌撒、东川、水西、平茶、楚雄

府、芒部、金筑、平伐、云南、贵州、永宁、沐川、田州、驯象

卫、贵州中槽、田州府、龙州、泗城州、武定军民府、恩明

府、曲靖府马龙州、播州、水西、太平府太平州、马田州、石

柱、龙州、乌蒙、芒部、临安、大理、普定、金齿、景东、丽江、

卢番、韦番、小平伐、结伦州、平州、承州、泗城州、南丹州、

鹤庆、龙州、潘松

马及方物、银器皿、

象、白 金、金 银 酒

器、白金器皿

绮帛及钞、锭、绮帛、文绮、冠带

袭衣

二十七年

麓川、平缅、元江府、云南、四川、湖广、思陵州、江州、思明

府、永顺、贵州、建昌、乌撒、沐川、木头、程番、希蓬、静州、

奉议州、泥溪、马湖、寻甸、临安、车里、天全六番、四川黎

州、酉阳、缅中、田州府上隆州、贵州

马象、象牙席香药、

犀、红白西洋布、吊

卖璧衣、手巾、剪绒

单及象牙、白檀香

锦
*

及钞锭、绮帛、钞、文绮钞

锭、罗绮、布

三十一年
沅江府、东川府 并诸州宣慰司、长河西、长河西军民安抚

司、平茶洞
马及方物 文绮、袭衣、钞锭

　　+

本表材料均出自《明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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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３２卷 朱皓轩，胡凡：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厚往薄来”之原因，朱元璋曾解释，“蛮夷在前

代，多负险阻，不受朝命。今无间远迩，皆入朝奉贡，

顾朕德薄，其何以当之！古之王者待远人，厚往而薄

来，其各加赐文绮袭衣以答之。”［２］卷８７，洪武七年正月乙亥条

其亦言“吾以诚心待人，彼若不诚，曲在彼矣。况此

人万里来朝，若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

皆授职名、赐衣帽、钞锭有差。”［２］卷７９，洪武六年二月酉朔条土

官或己或遣子或属下朝贡，跋山涉水，不远万里赴京

朝贡，诚心十足，此为朱元璋厚待朝贡土司的原因之

一。另外，“厚往而薄来”也是洪武与土司交往之基

本政策。西南环境险恶，土司离心较重，洪武时期采

取的政策大多以怀柔为主；朱元璋曾与礼部官员说，

土官带着仰慕的心态长途跋涉远赴京城，故待之要

“赉 予 之 物 宜 厚， 以 示 朝 廷 怀 柔 之

意。”［２］卷７９，洪武六年二月酉朔条显然，朱元璋希望通过丰厚

的赏赐来坐实明廷之怀柔态度。

第四，朝贡缩短明廷与土司之距离，促进民族交

流。西南诸省为多山地带，原始森林遍布，交通不

便；此地理条件使西南地区自古以来较为闭塞。同

时西南区域民族众多，各据山头，此使西南民族形成

较闭塞的心理，与中原地区交流较少；致使历代统治

者很难对西南进行有效管理，故元之前历代多取羁

縻政策，仅需西南诸族守好边疆，接受中央统治即

可。洪武时期朝贡活动展开，促进了西南诸族与中

原地区的交流。从上表中可清晰看出，土司朝贡的

物品除了马以外，其它多为各自的特产；明朝廷对土

司之赏赐多为其本地所缺乏物品。于土司而言，“厚

往而薄来”之朝贡回赐政策使其获得实在利益，这使

他们愿意积极主动地与明廷保持长期稳定的朝贡关

系。在此过程中，西南与中原地区通过朝贡实现文

化交流，中原地区生产技术传入西南，促进当地的经

济发展，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得到增强。

朝贡体制亦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土司归

顺明廷并建立朝贡关系时，便是以政治臣服为前提；

随着朝贡在双方之间展开，土司被纳入至明廷全国

管理之中，尽管对土司地区统治以间接为主，但明廷

通过管理土司头目，将其纳入明廷地方管理阶层。

随着朝贡体制完善，中央对土司之管理日益细致，

“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

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１］卷６，土官承袭土官始隶属于

兵部和吏部两套管理系统，土官与流官一样亦有相

应品级，土官与流官之差异在缩小。土司之承袭亦

为明廷掌握，“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

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

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移付选部附

选，司勋贴黄，考功附写行止，类行到任。见到者，关

给札付，颁给。”［１］卷６，土官承袭土司一旦丢失明廷颁发的

管理信物，明廷将“改土归流”。

土司赴京城朝贡亦是一种荣耀；朝贡能够获得

当地没有的物品，亦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重要的

是，获得明廷之认可成为其继续统治的基础。种种

利益驱动下，土司对明廷的依赖程度加深，明廷又更

易于加强对土司之管理；此过程中，朝贡成为最大推

动力。西南地区在明朝之前早已纳入中原王朝之版

图，而在历史上，西南地区有一个由“化外”到“化内”

地区的转变过程，其中朝贡起到了转变催化剂之作

用。“朝贡”作为这段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推动了

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并使其成为了中国版

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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